
我的青春紀事

“如果”成就了我的人生

追隨父親的腳蹤到日本早稻田大學讀研究所。攝

於早稻田大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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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謝南強

採訪整理／林秀美

我
的人生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So many 

“if ＂in my life. 看似缺乏奮鬥目標，不

盡符合社會的價值觀，卻也因此不設限，能

把握機會，走出和當時代同儕不一樣的人生。

考臺大是此生唯一的確定
我出生在日本，1946年跟著家人回來臺

灣，當時連臺語都不會講更遑論國語，在成

功中學念六年書，準備考大學。我人生中只

有這一件事是自己設定目標並且完成的，那

就是考上臺大。

1953年是第一屆聯招，名為大學聯招，

其實真正的大學只有臺大。我報考第一類組，

先填志願（可同時填第二類組），結果考進商

學系。大一時共同科目多，在校本部上課，教

室在學校大門入口左側平房，二年級起到法學

院上課。法學院有四個系，不論系別，畢業證

書都是法學士，很特別。

大三轉經濟系，和黃演鈔、羅福全成為

同學。之所以轉系，原因是＂商學＂聽起來比

較像生意人，我不是很有興趣，父親也認為經

濟系涉獵的範圍較廣。臺大四年對我後來工作

很有幫助，因為有商學和經濟兩系的同學，人

脈加倍多，再加上成功中學的同學也有相當比

例就讀法學院。

相較於商學系少有博士級老師，當時經

濟系有多位東大畢業的臺籍教授如戴炎輝、張

和法律系同學蕭炎增（中）、馮欣伯（右）在法學

院大門口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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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裕和蔡章霖，他們的學問都很好，但必須

用不熟悉的國語講課，學生聽不大懂，所以

老師有時會寫講義發給學生。也不只有臺灣

人國語不好，從中國大陸來的老師有口音，

如教高等會計的朱國章老師是上海人，他講

的國語我們都聽不懂。所以我的學習大部分

input是用眼睛看，考大學看的是日文版的四

書五經、英文。對母語不熟悉對國語又很陌

生，只能以閱讀為主。 

進入經濟系才發現，老師以講授經濟史

居多，歷史不會變，課本上都有，對我缺少

吸引力，慢慢地去上課的時間越來越少，要

考試時向學長借本筆記，照樣考得好。現在

經濟系課程不一樣，大部分是數理經濟。經

濟學理論不能應用在現代社會就是過時。

我想在老師眼中，我不是喜歡念書的學

生，跟老師互動很少。我印象比較深刻的老

師是系主任張漢裕，上課時在桌上放一個威

士忌小瓶子，講課當中會開來喝，我們都在

猜瓶子裡裝的是什麼，是藥是茶還是酒？這

疑問永遠無解。

沒有社團活動的校園生活
課堂之外，休閒時間跟成功中學男同

學一起打網球、去新店或烏來釣溪哥。那是

個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跟女同學幾乎不往

來，如要交往就是以結婚為前提，不敢隨

便，不過大四時認識了一位外文系女同學。

沒有社團，只有代聯會辦的活動，我大一當

副班代，那年錢復當選主席（一般是要國民

黨黨員才會當選），大二時有個高一屆政治

系學長（後來去當日本大使）拱一位女僑生

出來競選，實際由他掌握會務，他擔任總務

組長，找我做副組長，曾經去鳳山勞軍，也

是有趣的經驗。

那時在戒嚴時期（1949年5月19日頒佈，

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令），連跳舞都被禁

止，只有一個地方例外即國際學舍，幾個月

就會辦舞會。要參加必須攜女伴，我大三時

還沒女朋友，曾拜託表妹陪我去。我們畢業

的謝師宴在法學院禮堂辦桌，吃完飯後竟然

有舞會，可想而知後果是什麼，學校記班代

兩個大過，他不會跳舞，真是為他叫屈。

3篇論文用3種語言寫成
1958年畢業後服兵役，我是預備軍官

第七期，商學系和經濟系至少三分之一的同

學被分發到空軍。那時設備不足，我們沒配

到鋼盔、綁腿，一小隊20人只有18支步槍，

排頭排尾都沒配槍，我180公分高，排頭小

隊長，只打過幾發子彈，不用擦槍，樂得輕

鬆。在東港三個月後，被調來台北，再轉到

空軍總部人事室，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

次當官，職銜是「統計業務官」，總計當兵

一年七個月。1960年3月18日退伍，隨即準備

出國。

對經濟系和商學系畢業生來說，最好

的工作或說鐵飯碗是進入銀行、海關，我大

部分同學都在金融業服務，如果我沒出國，

應該也一樣，但出國並非我的選擇，甚至可

以說是被「逼」來的。我念了三個大學，分

別在三個國家，用三種語言寫論文。父親謝

國城就讀早稻田大學，在他畢業那年我出

生。他回臺灣後，創辦了早稻田臺灣校友會

並兼任會長。我當兵期間校長來訪，他說你

小孩都沒來念母校，父親說大兒子服完兵役

就去。我是這樣去早稻田大學讀研究所的，

不過我蠻喜歡在日本的生活。後來發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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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導致我畢業後轉赴美國讀書工作十多

年。1962年我被拱出來參選留日中國學生會

長，當時會長都是由大使館推派國民黨員擔

任，拱我的後來都成了臺獨分子，但我不是

國民黨員，更不是臺獨分子。選舉很激烈，

結果我們勝選，這讓我們壯膽。第一次開幹

部會議時，大使館文化參事不請自來列席指

導，我把他趕了出去。事後才驚覺＂慘了

＂，不敢回來，又不能待在日本（那時代日

本公司不聘外國人），畢業後要去哪？那就

去美國？先在紐約讀語言學校再申請大學，

只要學校給我獎學金我就念。那時臺灣的國

民所得一年400元美金，美金和台幣1比40

（我當兵前曾短期在彰銀工作，一個月薪水

900元新台幣），父親不可能提供我高額學

費，所以我只跟父親拿500美金買機票，後來

他又給我1800美金當生活費，但單單保證金

就要2400元，所以我向比我先到美國的表姐

夫借錢湊齊款項。

就這樣我來到紐約。UCLA和Berkley都

答應給我獎學金，而UCLA加碼免學費，所

以我就坐了五天五夜的大巴從紐約到洛杉磯

（80元美金，比飛機省一半的錢）。我有日

本碩士學位，可以當助教，月薪320元。當時

流行一句話「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

美國」，幾乎去美國讀書的人都不想回來，

不全然是政治因素，而是兩地生活水平差很

大。取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博士學位

後開始找工作，雖然南加大給我教職，我還

是傾向去業界。本來已決定到東部一家上市

公司任職，就在準備搬家之際，系主任打電

話來遊說，考慮到家人喜歡洛杉磯的生活，

就留下來教書，一教7年，連同在學時兼課，

我的教學生涯10年。

搶救致新半導體造就巔峰
教書滿7年，有半年休假，回臺灣過聖

2008年經濟系畢業50周年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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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節，已是我離鄉17年後。有一天，許遠東

來訪，他是臺大學長，像是我大哥。他說政

府在籌備三家票券公司，這也許是一個回臺

工作的機會。我回美國後寫信給父親表示有

意願，後來就被安排進國票任副總。1976年

我回來時，歸國學人很少，學企管的更少，

所以也受邀分別在美軍顧問團臺灣南加大分

校和東吳大學電子計算機應用科學系教書

（兼系主任），同時兼任三份工作，很忙

碌。

旅外多年回國，我終於進入金融業服

務，圓了父親的願望。沒想後來又有大轉折。

父親和日本先鋒（PIONEER）公司的石塚社

長熟識，他來臺灣勘查市場，和父親餐敘時我

作陪，他表示臺灣代理商多年做得不理想，忽

然轉向我問「你來做如何？」我微笑沒回答，

他以為我同意，回日本就在公司董事會上宣

布。隨即他們的國際部長來臺灣，雖得知詳

情，還是說我必須接，我就請託在大同公司的

同學當總經理，我父親任董事長，1978年百韻

公司成立。兩年半後我辭去國票職務，全心經

營，後來與日本先鋒合資，成為臺灣先鋒公

司，打造臺灣音響界第一。

至於1999年進入致新科技公司也是偶

然。致新是致福的子公司，致福被光寶合

併，擬將賠錢的子公司結束，吳錦川博士為

了讓公司能繼續經營，四處尋求資金而找到

我。我欣賞他的無私，應允投資，擔任董事

長前二年未領薪水，所幸不久即轉虧為盈，

榮景看好。運氣好是原因之一，我進致新

公司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讓員工入股，齊心合

力打拼。公司是大家的，要一起努力，我從

沒安插自己家族的人進公司，現在公司紅利

高，福利好，年年調薪。

大學第一志願是電機系，未能如願，

現在竟要接手管理半導體公司。我跟吳總經

理說，我不懂IC設計，你是臺大電機系，是

專家，研發和一般管理完全交給你，財務就

由我來負責。我今年87歲，是國內現任高科

技公司董事長當中最年長的，張忠謀86歲退

休，我預定明年6月退休。

“如果”造就精彩的職涯

全家福，攝於80大壽。

與致新吳錦川總經理（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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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的職業生涯，換來換去換了

不少工作。我的個性崇尚自由，無法忍受在

一個單位待到65歲退休。我回國時，臺灣經

濟尚未起飛，在國票的月薪25000元，和在

美國教職有段落差，很多朋友覺得奇怪我為

什麼回來，然而即使不回來，以我的個性也

會辭職。我不是學者型的人，尤其讀的是統

計，統計不是學問，是工具，在統計領域做

研究難有創新，對我來說，這樣的教書生活

難有熱情持續。這和一般人以安定為先的想

法背道而馳。現在年輕人念書就不太考慮到

這點，愛讀什麼就讀什麼，我的兩個女兒念

MBA，後來也沒在工作。讀書和工作不一定

要連結，和興趣相符最重要。

我的人生充滿“如果＂。如果沒去日

本，不知會怎樣？如果沒去美國讀書，不知

會怎樣？如果沒去教書，不知會怎樣？如果沒

回臺灣，不知會怎樣？我是當時臺灣金融界

最年輕的副總，如果在國票待下去一定會成

為總經理，當時政府也找過我問我有沒有意

願替國家做事，就是要當官的意思，但我不

想。現在回頭看，就這件事，沒有“如果＂。

行有餘力，去年寄付（捐款）給母校表

達我的感恩，捐款分三部分，一是總圖書館

修繕費4800萬，二是給經濟系新進教師獎助金

暨博士生獎學金永續基金2700萬，三是給國際

學院國際學生獎助學金永續基金2625萬。錢

要用才有用，放在銀行最沒用，實業家邱永

漢曾說：「錢賺來是半成品，用了才是完成

品。」美國很多學校都以人名命名紀念捐款

者，臺灣捐款給大學的風氣不如美國興盛，

我認為臺大為國家培育非常優秀的人才，出

自臺大，當盡己力，回饋母校、回饋社會。

謝南強小檔案

學歷： 1954-58 臺灣大學商學系、經濟系

 1960-62 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商學研究所

 1964-70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企管博

士（統計學專修）

經歷： 1970-76 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

 1976 國際票券公司副總經理兼財務經理 

1978 創立百韻公司

 1989 先鋒公司董事長

 1999- 致新科技董事長

服務： 工商協進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理事

 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理事、副理事長

 謝國城棒球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臺日交流協會理事

 東海大學董事會董事

 東亞經濟會議委員、副幹事長

謝南強董事長與其父親謝國城先生（臺灣棒球

之父）銅像合影。


